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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着几件单薄的衣服和一些生

活用品匆匆回到家中， 把房间底

朝天似的整理一番后， 将桌上的

书籍一股脑儿塞到抽屉里， 下定

决心这个暑假不再和它们有任何

的亲密接触。 而后的几天便是大

把地挥霍聊以自慰的时间， 闲逛、

看电视、 打点子， 似乎生活过得

挺充实、 挺滋润的。

一日早餐间， 父亲终于按捺不

住， 便连珠炮似的发泄几日来的

不满。 大意是一个女孩子家不能

整日沉溺于牌桌， 自损形象； 其

二是教师职业和其他职业不同，

必须不断充电才能不误人子弟。

话虽如此， 但每每听到牌友们的

吆喝， 父亲的告诫早已飞到九霄

云外。 于是， 趁着父亲上班的时

间又在牌桌上与牌友们“斗智斗

勇” 起来。 连日的苦战不仅使工

资卡上的数字减少了一半， 也使

自己的身体发出了紧急呼救的信

号。 躺在沙发上， 吃饭的胃口全

无， 连站起来的力气也输得一精

二光。 母亲有些怜惜， 又有些气

愤， 抱怨道： “劳民伤财， 这又

何苦呢？”

看着满地东倒西歪的烟蒂和糖

纸屑， 听着闹钟不厌其烦、 我行

我素的滴答声， 我分明感觉到门

外涨红脸的夕阳在恶毒地朝我肆

无忌惮地怪笑。 这嘲笑声来自天

籁， 好似在拷问我： “这就是一

个年轻生命的旅程吗？” 忽然之

间， 觉得自己像一只迷失的大雁，

同伴们依然在为着自己的理想和

信念执着努力着、 奋斗着， 而自

己差点儿会溺水而亡。 硬撑着站

了起来， 推开房门， 打开抽屉，

一叠叠书籍依然完好地躺在那儿，

只是因为被冷落而显得格外伤心，

正如我一般。

而后的几天便是闭门思过，

然后挑一本最喜欢的《古文观止注

译》读了起来。 谈起古文似乎给人

感觉有些迂腐而陈旧， 其实细细品

味起来， 便觉得这是一道充满理性

而人性的精神大餐， 经历五千年历

史的洗涤， 依然闪耀其独有的光

芒。 因为在拗口和生僻中， 它向我

们慢慢诠释着学习、 生活、 为人和

立事的金玉良言。 诸如： “位尊而

无功、 奉厚而无劳， 而挟重器多

也， 则子孙必不善也。” “木受绳

则直， 金就砺则利， 君子博学而日

参省乎己， 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君子生非异也， 善假于物也。”

“不期修古， 不法常可， 论世之事，

因为之备。” ……读着读着， 我似

乎感觉到自己正在聆听一位位博学

儒雅的先贤精彩的说课。 顿觉眼前

豁然开朗， 窗外的阳光转瞬间也温

情了许多。

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曾经说

过： “给我一个支点， 我可以将整

个地球撬起。” 学生时代， 我们都

怀揣着一个个美好的梦而不懈奋

斗， 这个支点是何等的强大而有

力。 然而工作之后， 这个支点似乎

一夜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

也渐渐迷失了奋斗的方向， 每天忙

忙碌碌、 碌碌无为且不知道为了什

么， 觉得生活索然无味， 于是把赌

博当成生活的调味品， 当赌瘾越来

越大时， 我们早已经陷入赌博的温

柔陷阱不能自拔。 所以， 给生命找

一个精神的支点， 那就是学习。 因

为人只有不断汲取营养才能不断充

实， 品味才能不断得到提高， 我们

精神家园的参天大树才会生生不

息、 万古长青。

那一天， 一位年近 6旬的老人， 手里拿

着个资料袋， 在单位的办公室走廊上东瞧

瞧， 西望望。 他的衣衫非常褴褛， 满脸胡

子， 头发花白， 个子比较矮小， 眼睛里流露

出乞求的眼神。

“老人家， 有什么事？” 作为从农村走出

来的我， 对老百姓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于

是， 我走到他跟前， 向他问道。

“我是低保户， 但是水厂、 电厂不按县

里政策给我家减免水电费。”

“为什么不减呢？”

“我现在没有房子住， 租到一个亲戚家

里， 他们认为我租屋住就不给我减免。 妹

子， 我们家非常贫穷， 减免一点是一点。”

“老人家， 您向信访室反映一下。”

几天后， 那位穿着同样的衣

服、 流露着同样的眼神的老人又

出现在办公室走廊上。

“老人家， 您的事没有解决好？”

“没有呀， 妹子。”

看到信访室工作人员都有事

去了， 老人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好，

我的心里非常着急。 作为一名普

普通通的办公室工作人员， 我怕

自己人微言轻帮不了他的忙， 但

是想到老人来一次也非常不容易，

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他说：

“老人家把您的资料给我， 我看能

不能帮上您的忙。”

看了老人的户口簿、 低保证等资料， 并

询问了他的一些基本情况， 了解到老人家里

现有五口人， 爱人、 儿子和大女儿都是精神

不够正常的人， 没有生活来源， 惟独小女儿

还可以， 现就读于广东某院校。 家庭收入的

主要来源靠国家低保， 平时老人到街上拾些

垃圾卖维持家庭的生活。

与老人交谈后， 我内心非常同情这位老

人， 也许是苍天有眼， 我在拨通了水厂、 电

厂负责人的电话后， 向他们讲述了老人的基

本情况， 两位负责人根据老人的特殊情况特

事特办， 于是老人的事情非常顺利地得到了

全部解决。 老人非常高兴， 我的心里也像吃

了蜂蜜一样甜。

事情过去了好几天， 我把这件事慢慢地

淡忘了。

那天早上刚刚上班， 老人兴冲冲地来到

我办公室。

“老人家， 又有什么事？”

老人呵呵地笑着， 便把一张复印纸给

我： “妹子， 你看。”

复印纸上是两段健康小知识， 介绍圆白

菜富含叶酸， 孕妇应多吃些圆白菜等一些相

关营养知识。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了， 这张皱巴巴的复

印纸也许是老人在拾垃圾时捡到的， 但是他

想到我现在挺着个大肚子， 认为目前多吃些

圆白菜对我非常有好处。 我的内心非常地感

动， 激动的眼泪夺眶而出， 一位多么朴实善

良可亲可爱的老人啊！ 其实为老人做这么一

点小事不值一提， 没想到老人会用这种特殊

的方式感谢我。

是他感恩我， 还是我感恩他呢？

拥有属于自己的家， 是每一个年轻人的

梦想。

回想过去那段搬家的日子， 不胜感慨。

1992年那个火热的夏季， 我大学毕业分

配到一个中外驰名的小镇中学教书。 当我背

着简易行装一路兴奋一路忐忑走进校门后，

被告知我的宿舍在山腰的那栋 “青年楼”

里。 踏着乒乓作响的木楼过道， 走到尽头，

我碰到一个满脸胡茬的年轻人背着铺盖， 提

着箱子走出来。 走进那扇开着的门， 满屋灰

尘， 满屋狼藉。 这就是别人刚刚为我腾出的安

身之所。 木楼已建成了好几十年， 这里是当时

著名的国立八中一部， 坐落在绿树掩映之中，

环境倒是不错。 楼上住了七八位男女老师， 楼

下是学生宿舍。 一到晚上， 楼板的震动声和学

生的喧嚣声， 让人心神不宁， 对于我这个经常

失眠的人， 更是一种痛苦的煎熬。

在我的一再强烈要求下， 一个学期之

后， 学校让我搬到山下一个同样历史悠久的

木质“碉楼” 里。 爬上窄小的楼梯， 打开其

中一扇木门， 里面摆上一张床和一个书桌

后， 几乎放一把板凳都困难。 在这样的斗室

中安静地学习生活， 倒也安然， 但一到晚

上， 常常会被隔壁房间里别人家有滋有味的

生活撩拨得热血沸腾， 彻夜难眠。 于是， 在

白天休闲的时候， 常邀上几个好友， 满镇旮

旮旯旯寻找靓妹， 希望能碰到意中人。

大约一年后， 学校一位领导从一套两居

室的平房搬走了， 我立即请求搬了进去， 但

其中有两间已被别人占了， 我便得了一室一

厨。 自己有了煮饭的地方， 在双休日里， 常

到街上买点自己喜欢的菜， 饱饱口福。 也就

是这年， 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并在接触不

久之后， 在这个颇显老旧的房子里成就了好

事， 惹得隔壁那个她的同学我的同事羡慕得

要死。 从此， 我经常在放学回屋的时候， 看

到里面有一个圆润可人的女孩在后面的厨房

里忙碌。 生活就这样一点点的滋润起来。

1995年国庆， 是我结婚的日子。 我终于

搬进学校刚修不久的一套三居室， 近两万元

的结婚物品码了满满几室。 家的生活真正开

始。 我住在一楼， 地势低， 碰上雨季， 四间

房有三间被水泡着， 看着崭新的物品被泡得

发霉变形， 很是心疼。 尽管如此， 不久之

后， 就迎来了我的宝贝的诞生， 快乐和幸福

时常弥漫在这个三居室之中。

1996 年， 由于我写作的特长逐渐显现，

被县政府办公室看中， 经

过层层选拔考试， 顺利进

入机关工作。 单位没有房

子， 我被安置在县政府招待所的一间和“碉

楼” 差不多大的房间暂住。 人已经走了， 不

能老占着学校的房子。 几个月后， 我把所有

物品用一辆大货车拉到了县城， 分放在几个

亲戚家里， 由他们尽情使用。 这是我第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搬家， 那么多的物品， 我和请

的几个人一起小心谨慎， 搬进搬出， 搬上搬

下， 挥汗如雨， 真是辛苦之极。

1998年， 我想方设法在政府大院临大街

处得到了一套二居室的房子。 这时爱人也从

乡下医院调入县里， 我们便将物品重新整

合。 但这时的电视、 冰箱、 洗衣机等几样家

电已被耗损得让人心疼。 还有一些小家什也

不知所终。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尽管窗外马

路上往来的车辆声日夜不停， 家中的灰尘每

天都抹不干净， 但我依然感到高兴， 因为毕

竟有了自己的家了。 然而好景不长， 安稳觉

还没有睡得几个， 又被赶了出来。 一年后，

县政府搞开发， 把临街的一百多米房屋卖

了。 直到拆迁人员拆到了我的家门口时， 我

才恋恋不舍地紧急搬迁。

这之后的四五年里， 我又先后租住过民

房、 县武装部和妇保站的平房。 特别是在武

装部那低矮、 潮湿、 昏暗、 破旧的平房里，

我迎来了事业的高峰也遭遇了人生的重创。

由于在政府机关工作突出， 多次得到了县

委、 县政府的提拔重用， 事业如日中天， 并

正筹划着建新房。 一场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

外的灾难突然降临。 由于长期过度的操心和

劳累， 我的身体在不知不觉中透支并走向崩

溃。 2002年的一场重病将我的人生之路彻底

改变了方向， 建房梦也随之破灭。 今天回想

过去那 400 多个艰难夺命的日日夜夜， 还心

有余悸。

随着县域经济的大发展， 我的很多同事

朋友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都先后有了自己的

房子。 2004 年， 我也终于有了自己的产权

房， 虽然只有 70�多个平方米， 但位于县城

中心区， 背靠 110， 面临城中河， 出门是大

街， 进院是花园， 采光通风， 安全安逸， 环

境幽雅， 心情舒畅， 久经磨难的旧家居家电

被淘汰了， 取而代之的是新型现代的名牌。

如今家有了， 心安了， 小孩健康成长， 爱

人也成单位骨干， 我又重新奔跑在人生的大道

上， 拼搏着， 循着往日的足迹前进。 爱人说，

她单位马上要建房了， 我打算再集资一套更好

更宽的四居室， 再搬一次家， 来个十全十美。

我想， 从此， 搬家就将会成为我生命中

永远值得回味的记忆了。

在机场志愿服务工作的日子， 我感

到有一种责任感来源于自豪， 走在首

都机场 T3 航站楼里， 感官所能做的反

应除了惊叹还是惊叹， 尽管鸟巢、 水立

方以及许许多多新北京的场景已经给过

我足够多的惊叹了。 而这些惊叹走不

出的背景， 正是中国的快速发展。 这

使得我们这些服务于国门的志愿者，

有着难以言喻的自豪感。 这种自豪感

的内涵既可以从微观扩展到宏观的对

历史长河的了望， 也可以从宏观浓缩到

微观的感官愉悦。 总之， 任何一个熟悉

历史， 并乐于感慨的国人， 都无法不对

眼前的一切心生自豪。 文字在这种情愫

面前已显得极为局限， 屏幕上打出的字

句总是删了又删， 总是觉得过于简单。

自己的文字能力在描摹此刻的心情时令

笔者感到捉襟见肘。

虽然难以用文字表达，

但自豪催生的厚重的责任感

却是那么清楚地显现在每一个志愿者的

行动中。 因此当中外旅客们的闪光灯一

次次打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上岗前培训

过多次却始终觉得别扭的微笑竟突然间

无师自通， 也没有人再酷酷地低头走

路， 我们自然地挺胸抬头， 因为我们明

白此刻我们代表的不仅是我们自己。

志愿者， 是一个崇高的名词。 辛苦

的工作和零报酬从形式上诠释着这个

群体的崇高， 正因如此， 志愿者的热

情和精神才在内涵上升华着他的崇高。

志愿服务的意义， 远非经济意义上的

考虑； 对于任何一个能够举办奥运会

的国家来说， 奥运会的意义也都并非

经济意义上的考虑。 只因为奥林匹克

精神是人类纯洁美丽愿望的汇聚， 志

愿者及其奉献精神才真真切切的成为

了现代奥运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对

于中国的志愿者， 志愿服务的意义又寄

托了更多的祖国文化语境中的期待。

当与国际友人愉快交谈， 看着他们

微笑着离开时， 我想我们完成了给自

己预设的使命。 我们的抬头微笑， 便

是中国对世界的抬头与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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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生命找一个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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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名字叫志愿者


